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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洛天依写歌：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的

情感劳动

高存玲，范珈硕

摘　要：虚拟歌手是指具备动漫形象和声库，演唱用声音合成软件制作的歌曲的二次元歌手。洛天依等

虚拟歌手 “主唱”的绝大多数歌曲由其粉丝基于情感自发创作，粉丝创作可以视为数字经济下的一种情感劳

动。这种劳动最终被虚拟偶像工业吸纳进资本增殖的闭环，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然而，虚拟偶像工业却未

对粉丝劳动支付任何报酬。虚拟偶像工业对粉丝劳动实现最大化剥削的同时有着很强的隐蔽性，是一种数字

经济形态下的新型剥削———数字情感剥削。同时，劳动的自主自愿、劳动产品的版权归属等又使粉丝的劳动

异化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异化的缓解”和 “剥削的加剧”在粉丝创作劳动中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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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歌手粉丝的情感劳动

２０２１年，虚拟歌手洛天依登上央视春晚，与王源、月亮姐姐一同为全国观众献唱 《听我说》。
虚拟歌手再次突破次元壁，进入主流视野。所谓虚拟歌手，是指具备动漫形象和声库、演唱用声音
合成软件制作的歌曲的二次元歌手，属于虚拟偶像家族的一大类。虚拟偶像是通过绘画、动画、

ＣＧ等形式制作，在网络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进行演艺活动，但本身并不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偶像
人物，是一种完全通过技术手段创造出的新角色［１］。洛天依是上海禾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雅马哈
公司的ＶＯＣＡＬＯＩＤ语音合成软件为基础推出的全世界第一款 ＶＯＣＡＬＯＩＤ中文声库和虚拟形象，
是国内最早实现盈利的虚拟歌手，也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虚拟偶像。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 “出道”
以来，洛天依获得众多青少年追捧，洛天依粉丝自称 “锦衣卫”，他们亲切地称呼洛天依为 “天依”
“殿下”。在微博、Ｂ站、贴吧等的互动留言区，粉丝们向洛天依表达自己的爱慕、倾诉日常烦恼和
生活点滴。更有甚者，在一些粉丝眼里洛天依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伴侣和情感依托，“陪”他们走
过一段段艰难的岁月。借助全息投影技术，虚拟偶像得以从线上走到线下。洛天依召开过多场全息
演唱会，演唱会门票高达千元却座无虚席，粉丝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用尖叫声回应着洛天依 “我
好想你们呀”之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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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洛天依为代表的虚拟偶像已经成为二次元世界的重要文化现象，给粉丝带来巨大影响。然
而，目前国内外对虚拟偶像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中国知网以 “虚拟偶像”“虚拟主播”“虚拟
歌手”或 “洛天依”“初音未来”等为篇名关键词搜索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仅得到约２０条结果。相
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亚文化、消费文化、粉丝文化、媒介技术等角度。
作为一个虚拟歌手，洛天依本质上是由动漫形象和声库共同构成的虚拟人物。动漫形象为洛天

依提供了一个虚拟的 “身体”，为粉丝的 “爱慕”提供对象；声库和音乐合成软件让众多粉丝能够
参与为洛天依写歌的活动当中。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在ＱＱ音乐，洛天依 “主唱”的歌曲超过

６　１００首；在网易云音乐，洛天依 “主唱”的歌曲超过４　０００首；Ｂ站洛天依频道共有７．８万个视
频、播放量超１５亿次。洛天依的绝大多数歌曲由粉丝自发创作，“为洛天依写歌”成为粉丝的一种
劳动。粉丝创作过程漫长、步骤复杂，需要众多参与者协调配合并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技能。创
作者们将作品无偿发布到Ｂ站等平台供粉丝免费取用，绝大多数创作者无法通过写歌获得直接的
物质报偿。创作者们付出的劳动是一种无酬的免费劳动，他们成为被裹挟进数字经济大潮的数字劳
工。对于洛天依背后的商业公司上海禾念来说，粉丝创作对于增加洛天依的粉丝、扩大洛天依的影
响力、实现资本增殖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这种角度出发，粉丝创作者是在为上海禾念 “免费打工”。
随着ｗｅｂ２．０时代的到来，像粉丝创作者那样为互联网公司 “免费打工”的用户越来越多。不

仅如此，聊天、阅读、观看、点击等任意使用行为都成为互联网公司盈利的来源。正是凭借用户们
的使用痕迹、用户数据等，互联网公司得以实现资本增殖。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广
泛关注，学者们使用数字劳工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２］、情感劳工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３］、玩工 （Ｐｌａy－
ｂｏｒ）［４］（Ｐ１９８－２１１）、自由劳动 （Ｆｒｅｅ　ｌａｂｏｒ）［５］、粉丝劳动 （Ｆａｎ　ｌａｂｏｒ）［６］、非物质劳动 （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
ｂｏｒ）［７］（Ｐ１３３－１４６）、休闲工作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ｗｏｒｋ）［８］等术语，来指称数字经济时代休闲和劳动逐渐合一、生
产和消费界限模糊的现象。用户出于休闲、情感或兴趣等目的使用互联网产品，他们的使用行为却
被 “吸纳”进资本增殖的闭环。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和异化已经
走出工厂，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 “社会工厂”［９］。在这座工厂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产消合一者 （Ｐｒｏｓｕｍｅｒ）［１０］（Ｐ３７０）。有学者认为，“提供 ‘免费劳动’成为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根本机
遇”［５］。根据劳动过程、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产品的不同，数字经济时代的免费劳动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强调消费过程即是劳动过程。尽管用户阅读、点击、浏览等行为不直接产生剩
余价值，但资本对这些活动的不断介入、利用和转化，使得它们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环节。受众、
用户等的文化消费行为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真正 “劳动”，将其视为劳动是理论化的结果。研究者借
此揭示资本对消费者的剥削、利用、欺骗和控制，从而理解阅读、点击、浏览等在 “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再生产中的角色”［１１］。第二种是指用户在平台上开展真实劳动，这些劳动没有生产出实际产
品，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雇佣劳动的替代。例如，网络论坛的吧主、管理员，粉丝群体的负责人
等，他们实际上承担了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大量职责。第三种强调用户通过劳动生产了真正的数字
产品，这些产品助力资本增殖却未得到相应的报酬。例如，在快手、抖音、小红书、Ｂ站、Ｉｎｓｔａ－
ｇｒａｍ等平台，用户上传了海量图片和视频，这些 “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平台获得利润的根基。
虚拟歌手粉丝创作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免费劳动，与其他ＵＧＣ活动相比，虚拟歌手粉丝创作流

程复杂，需要付出大量劳动，需要具有不同专长的创作者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这其中，粉丝创作
者和偶像间的亲密关系是创作动力的重要来源。创作者大多基于对洛天依的喜爱开展创作活动，
“为爱发电”“喜欢”“热爱”等是创作者口中的高频词汇。创作者为他们喜欢的虚拟歌手倾注了大
量情感，情感成为驱使他们劳动的根本动力，他们的创作可以视为一种 “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涉
及 “情感的创造和操纵，这种情感的产生、交换和传播通常和人与人之间实质或虚拟的接触有
关”［３］。在许多研究者的视野中，情感劳动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是非物质劳动 （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ｂｏ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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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面。
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偶像工业资本是如何吸引粉丝加入创作者大军的？

粉丝的劳动又是如何被吸纳进资本增殖的闭环？粉丝的自主创作对洛天依偶像身份的生成带来了哪

些影响？为回答以上问题，从２０２１年４月起，研究者在Ｂ站、百度贴吧、粉丝ＱＱ群等开展线上
观察。同时，研究者借助粉丝ＱＱ群和Ｂ站私信对粉丝创作者 （共计３０位）和普通粉丝 （超过６０
位）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经过近４个月的访谈及反复回访后，研究者发现收集到的经验材料出现了
较高的重合度。基于此，研究者认为访谈样本已经饱和。最后，研究者对粉丝创作者的访谈资料进
行整理，并编码为 Ｈ１—Ｈ３０。

二、制造同意：虚拟偶像工业吸引免费劳动的策略

在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布若威指出：“一种自发的、同意的元素
与强制相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１２］（Ｐ２２）。对于虚拟歌手来说，作品的数量、质量、传播力和粉丝量
是其能否盈利的关键。在虚拟偶像工业中，资本方深知粉丝创作对于资本增殖的重要意义。在完成
软件购买、声库录制和形象设计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并将虚拟歌手推向市场后，吸引粉丝参与
创作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为了促动粉丝们 “同意”加入无酬劳动的大军，资本方从一开始就进行
了精心的设计：
一是人物 “初设”简单化。洛天依官方微博对她的介绍只有寥寥数字： “Ｖｓｉｎｇｅｒ旗下虚拟歌

手，世界首位中文Ｖ家虚拟歌手，主唱，１５岁，生日为７月１２日，巨蟹座，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
正式出道。”① 除此之外能体现洛天依人物特征的就只有她的形象：灰发、绿瞳、发饰碧玉、腰坠
中国结的青春少女。无论是真人偶像还是虚拟偶像，人设都极为重要。在对洛天依的人物 “初设”
方面，上海禾念极为克制，主动放弃了生产者的 “文化霸权”，这为粉丝创作者对洛天依的人物形
象进行预设提供了充足的 “留白”。粉丝创作者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作品中对洛天依进行多元
设定。例如，网友ＬＴＹ为洛天依制作十周年 “生贺曲”时设定了 “追梦女孩”的人设。ＬＴＹ表
示：“十周年走过来挺不容易的，以励志为主。”（Ｈ２４，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在二次元世界，粉丝创
作者的大量作品也确实极大地丰富了洛天依的形象。
二是保障创作者版权。上海禾念在其旧版官方网站显著位置对版权问题进行了着重说明：“在

非营利目的前提下，本公司对使用者的以下行为给予非独家许可：制作本版权物的二次创作物；复
制、发行、出借、展示，演出，放映本版权物的二次创作物。”② Ｋüｃｋｌｉｃｈ分析了数字游戏产业中
的游戏模组爱好者，尽管游戏开发公司赋予了模组爱好者使用游戏源代码的权利，但知识产权却归
游戏公司所有［４］。与此不同，尽管使用了虚拟歌手的人物形象和声库，但除商用外，洛天依相关作
品的版权归粉丝创作者所有。这一做法有助于刺激粉丝加入创作者大军。
三是默认盗版 ＶＯＣＡＬＯＩＤ软件泛滥。在上海禾念的官方淘宝店，正版 ＶＯＣＡＬＯＩＤ售价为

６８０元，而价格为２．８元、８．６元、９．９元的盗版ＶＯＣＡＬＯＩＤ充斥各大电商平台。在粉丝群体中，
还有大量免费ＶＯＣＡＬＯＩＤ软件流传。ＶＯＣＡＬＯＩＤ软件是上海禾念的重要商品，大量盗版软件无
疑构成了对其商业利益的侵害。然而，上海禾念并未对盗版软件采取行动，而是任由其泛滥。这些
盗版软件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确保大量没有收入的学生粉丝能够参与创作。在这里，廉价的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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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２２年，上海禾念新版官方网站上线，对洛天依等虚拟歌手的人物设定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详见下文。

２０２２年，上海禾念新版官方网站对版权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实的说明，但创作者在非商业活动及个别商业活动中
的知识产权依然得到了确认。



软件成为吸引粉丝创作者参与劳动的手段。
情感劳动使资本实现了对粉丝闲暇时间的吸纳，以致于 “自由的时间越来越服从于消费的劳

动”［１３］（Ｐ１１４）。不仅如此，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出发，青少年粉丝的创作活动使劳动在个体的生命周期
中不断延展。未成年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先一步被吸纳进资本增殖的过程。在正式雇工
市场被禁止的童工，成为偶像工业榨取剩余价值的免费劳动力。
粉丝创作者的劳动同时具备 “自愿付出、无酬、休闲和剥削”［５］特征，又使其呈现强烈的不稳

定性。众多粉丝创作者在成家立业后放弃创作，由无酬劳动者迅速转换为雇佣劳动者，实现无酬劳
动和雇佣劳动的无缝衔接。访谈中一位创作者表示，他们社团的主力曲师，因为工作、结婚、生
子，已经２年没有参与创作了 （Ｈ１３，２０２１年９月５日）。另一位创作者参与的一个项目因ＰＶ① 师
准备考试、入职工作而长期搁置 （Ｈ１７，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日）。

三、粉丝创作者的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 “劳工组织”

虚拟偶像资本敏锐地注意到粉丝创作所具有的商品价值，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诱导，从而制造
出粉丝对免费劳动的同意。那么，粉丝创作者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彼此之间又是如何协调、组织
和配合的呢？通过对粉丝创作者的深度访谈，本文还原了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其一般
包括策划、作词、作曲、调教、混音等流程，以视频形态发布的作品还需经过曲绘和视频制作。７
个步骤代表着７个 “工种”，除个别全能创作者外，大部分作品均由多人协作完成。

（一）创作歌曲需７个 “工种”分工合作
粉丝创作者为洛天依创作的歌曲主要发布在Ａ站、Ｂ站等二次元社区，优酷等视频分享平台，

以及ＱＱ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音乐平台。策划是整个创作过程的起点，需要确立作品的风格背景、
故事线索、情感基调等，从而为后续的词曲视频等确定方向。Ｂ站一位ＵＰ主 （Ｈ１７，２０２１年９月

４日）向研究者分享了其参与创作的 《禁忌哀狱》［１４］的策划文案。这篇约８００字的策划文案讲述一
对失去父母的双胞胎姐弟在相依为命中产生不伦之恋的过程。文案首先明确了姐弟的人设，姐姐

Ｒｉｎ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相处时总能给人以温暖和体贴的感觉；弟弟Ｌｅｎ天资聪颖、品学兼优，
在交际圈里一直都是格外耀眼的存在。故事发生的背景是 “在某座像齿轮一样工整运作的繁华城
市”，姐弟俩幼时 “丧父丧母”“背负了无数艰辛与痛苦”，有着 “与一般孩子大相径庭的童年”。缺
乏长辈关爱的姐弟俩 “只剩下彼此的体温可以在胸膛间依偎”。他们 “搂着彼此度过每一个深夜和
雷雨天，他们拉着钩许下稚嫩又有些早熟的不离不弃誓言”。终于在一个夜晚，两人 “获得了人生
最直白的一次成长”，初尝了名为 “禁断”② 的果实。
策划者是整个作品的组织者，主要职责是撰写策划文案、邀请其他工种参与、确定工期、协调

沟通和把控质量等。大部分策划者还会同时承担作词、作曲、曲绘等职责。撰写完策划文案并找到
合作者建立创作团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作曲和作词。在词曲关系上分为 “先词后曲”和 “先曲后
词”两种。“先词后曲”是由词作者 （通常称词作）提供歌词供曲作者 （通常称曲师）根据歌词的
文句结构形成旋律；“先曲后词”则是由曲师提供曲调的演示版供词作根据旋律和节奏填词。词曲
确定后，由负责调教的创作者 （通常称调教师）根据完整的歌词和旋律通过ＶＯＣＡＬＯＩＤ制作出曲
目，并对各种参数进一步调整使其更加悦耳、更加符合创作者的预期。负责混音的创作者再将相关
的乐器伴奏添加进曲目，一首完整的歌曲就创作完成，可以在音乐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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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Ｖｉｄｅｏ，二次元世界发表音乐作品时制作的动漫影像作品。

指被禁止的行为、应断绝的事物，通常被用于形容不被伦理、道德所接受的不伦之恋。



虚拟歌手兼具声库和动漫形象，创作者们有很强的意愿让偶像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部分创作
者会为乐曲搭配制作动漫视频，这就需要画师进行曲绘、ＰＶ师制作视频。所谓曲绘即画师根据风
格、曲调、故事线索和情感基调为每句歌词绘制相应的画面。画师绘制完所有画面后，由擅长视频
制作的ＰＶ师将词曲画面等剪辑合成视频，并添加相应效果。至此，一个作品最终创作完成，可以
在视频网站发布。从创作周期来看，部分作品仅需２—３周即可完成，也有作品延宕２—３年才最终
完成，还有大量作品由于种种原因烂尾。

（二）社团：作为一种 “劳工组织”
由于劳动过程的复杂性，粉丝创作者需要同他人合作才能完成作品的创作。对于粉丝创作者来

说，创作过程也是生成社会关系的过程。策划者产生创作意图、完成策划文案后，就会通过 ＱＱ
群、Ｂ站私信、百度贴吧、微博等渠道寻求合作者。参与创作的合作者分无偿和有偿两类。根据合
作者水平和在圈子里的影响力，有偿合作的费用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由于创作者大都是在校学
生，付酬能力低，因此大部分合作者无偿奉献劳动。合作者们把参与项目视为拓展社会关系的手段
和开展创作活动的契机。一位创作者在访谈中表示：“有偿合作收钱也不多，还不如交个朋友。”
（Ｈ２５，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这种无偿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已演变为劳动交换。例如，擅长调教的策划
者获得了擅长曲绘的创作者的无偿参与，那么擅长曲绘的创作者在策划作品时，擅长调教的策划者
也多会无偿参与。正是在这种劳动交换中，创作者们生成了彼此间的社会关系——— “创作者圈子”。
在合作过程中，创作者的能力与水平、现有作品的影响力等构成了重要的文化资本，是策划者

寻找合作者的主要考量，也是合作者决定是否接受邀请的关键因素。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圈子形成
了一定的等级关系，“入坑”时间长、创作水平高、创作能力强、作品影响力大的创作者成为圈中
“大佬”乃至 “巨佬”，创作时间短、作品数据一般、创作能力和水平有限的创作者则处于圈子的底
层。他们大多只能和那些与自己等级地位相近的创作者合作。
经过多次创作，水平相近、风格相似、理念相投、合作过程愉快的创作者会建立较为稳定的合

作关系。当这种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稳定、扩大并形成一定规模时，往往会成立创作者 “社团”。
“社团”是一种创作者之间的网络虚拟社会组织，创作者们在 “ＸＸ社”“ＸＸ工作室”的名义下集
合在一起，以ＱＱ群为聚集空间、以Ｂ站为主要发表平台开展交流合作。社团规模从十几人到数百
人不等，成熟的社团会形成一定的准入制度，且组织架构清晰完整。以洛天依粉丝创作者社团 “初
灵社”为例，有２００余名成员，分为混音部、曲部、词部、调教部、曲绘部、宣传部六个部门，每
个部门都有专门的ＱＱ群和部长。加入社团首先要进入 “预备群”并经各部 “审核官”审核，具备
一定创作能力者方能加入。社团成为一种情感劳动的劳工组织，为社团成员开展创作提供合作平
台。成熟的社团还会在Ｂ站等注册官方账号，以社团的名义策划并发布作品。

四、情感劳动中的 “悖论”：异化的缓解和剥削的加剧

Ｎｉｘｏｎ认为，受众劳动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Ｌａｂｏｒ）作为个体消费和个体意义的过程，无法像其他人类
劳动那样被异化［１５］，其分析的 “劳动”是前文所述第一种类型的免费劳动。相对于 “受众劳动”，
粉丝创作者的创作活动可以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其直接结果是生产了歌曲、视频等文化产
品。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一个表现是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
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１６］（Ｐ５２）。产生劳动产品就意味着劳动异化的可能。
然而，在虚拟歌手粉丝创作中，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这种缓解首先表
现为劳动者获得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上海禾念的版权说明确认了非商业活动中粉丝作品的版权归
属，这使得劳动产品并未与劳动者完全分离，没有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 “异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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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 “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１６］（Ｐ５４）。粉丝创作者
的创作活动不是被迫为之，而是一种自由、自觉、自愿的活动。粉丝创作者在劳动中体会到的不是
“肉体的折磨”和 “精神的摧残”，而是创作的快感和精神的满足。访谈中一位创作者称，创作歌曲
旋律就像通过一个又一个关卡一样，给他带来了快感 （Ｈ４，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另一位创作者表
示，“虚拟歌手的好处就是能创作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情感，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Ｈ１７，２０２１年９
月４日）。还有创作者表示，“老婆”（指洛天依———本文作者注）在唱他写的歌，给他带来了极大
满足 （Ｈ２４，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与异化的缓解同时发生的是剥削的加剧。虚拟歌手粉丝创作中的劳动剥削集中体现在资本对劳

动的无偿占有中。尽管粉丝创作者的创作活动构成了上海禾念剩余价值的来源，然而对于众多粉丝
创作者来说，上海禾念不需要为他们支付任何报酬。以上海禾念为代表的虚拟偶像工业对粉丝创作
者的剥削不是对劳动产品赤裸裸地直接占有，而是以间接的方式加以利用。粉丝创作者的作品也不
直接出售给消费者，而是为洛天依增加粉丝、扩大影响，从而为后续销售数字专辑、演唱会门票、
手办等周边产品奠定基础。
相对于其他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数字资本的剥削更加彻底。粉丝的创作劳动得不到报酬，所

有劳动都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虚拟偶像资本无偿占有了粉丝的全部劳动，实现了对粉丝创作者
剥削的最大化。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来衡量劳动力受到资本榨取的程
度［１７］（Ｐ１３９）。在虚拟歌手粉丝的创作劳动中这里的分子———剩余劳动等于劳动的全部。本文将数字经济
中这种基于情感的、资本对数字劳工完全彻底的剥削形态称为 “数字情感剥削”。在数字情感剥削中，
情感是数字劳工进行免费劳动的内在驱动力，数字情感剥削是对劳动的剥削也是对情感的利用。
相比其他剥削，数字情感剥削隐蔽性更强，对被剥削者的迷惑性更大。访谈中，当研究者将粉

丝创作者遭受上海禾念剥削这一事实揭示时，不少创作者还为自己作未受剥削的辩护。这种隐蔽性
一是源于数字资本增殖过程的复杂性：虚拟偶像工业并不直接售卖粉丝创作的歌曲获利，而是以间
接的方式对粉丝劳动进行商品化。二是由于粉丝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和满足、实现了自
我价值的增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被剥削的事实。
数字情感剥削强调情感在资本增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情感是人固有的东西，本就是经济活动

的重要因素。詹金斯在对 “情感经济”展开论述时表示， “人们试图了解消费者决策的情感基础，
认为它是影响消费者收视和购买决策的一种推动力量”［１８］（Ｐ１１１）。互联网的公开性、互动化使得用户
的情感唤起更加容易、情感表达更加便利。情感已经不仅仅作用于 “收视和购买决策”，而是成为
数字时代所有网民行为的驱动力。情感的经济价值日益受到资本的重视。数字情感剥削意味着在某
些领域中雇佣劳工已无法满足数字资本的增殖需求。数字经济有很强的虚拟化、网络化和服务化趋
势，雇佣劳动在资本增殖中的地位下降。而互联网又赋予了用户主动性和参与性，用户的活动取代
雇佣劳动成为数字资本增殖更为重要的来源。这一现象在偶像产业和粉丝经济中表现最为突出。
在马克思看来，剥削和异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甚至被认为是互补的原则［１９］。然而，

在虚拟歌手粉丝创作中我们却看到了剥削的加剧和异化的缓解相伴而生。这一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以
下原因：
一是由于虚拟歌手粉丝创作劳动的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物

质劳动产品具有排他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同时占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非物质劳动产品以
符号或二进制代码的形态存在，具有可复制、可扩散的特性。非物质劳动产品不但不具备排他性，
其扩散、复制的程度越高，其价值也就越大。这极大地缓解了粉丝创作者和虚拟偶像工业对劳动产
品的争夺。粉丝们创作的巨量歌曲能够在所有权归属自身的前提下，服务于虚拟偶像工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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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
二是因为数字经济资本增殖方式的独特性。在数字经济中，资本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对劳动产

品的直接占有和销售来获得利润，而是通过对传播过程的积极介入，利用产品流通过程实现增殖。
这种 “通过传播过程实现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资本形态”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传播资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５］。虚拟偶像工业盈利的主要方式包括代言、销售数字专辑、销售演唱会门票、销售
手办等周边产品，粉丝直播打赏等，这一切都建立在庞大的粉丝基数以及粉丝和偶像之间的情感关
系的基础上。粉丝创作者以其劳动产品为洛天依吸引大批粉丝，唤醒粉丝的情感和消费意识，确保
消费发生。
三是得益于粉丝创作者身份的独特性。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以初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为主，他

们主要依靠父母的供养，不必从事马克思所说的被迫的、以生存为目的的、给自己带来压迫和痛苦
的劳动。他们从事创作活动本身就不是为了赚取物质报酬，这与虚拟偶像工业追求的目标产生了错
位。在其他有酬劳动中，劳动者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物质性的生活资料，而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主要
基于情感、兴趣、自我表达等创作作品，追求的是创作过程中的快感。在其他剥削形态中普遍存在
着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尖锐对立，在数字情感剥削中消失。对于创作者来说，作品的点击量是
自我满足感和自我价值增值的重要来源；对于虚拟偶像工业来说，点击量意味着影响力，直接关涉
资本的增殖。从这个角度而言，创作优秀作品是粉丝创作者和虚拟偶像工业共同的目标，二者在一
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五、制造洛天依：粉丝劳动与偶像生产

粉丝作品为虚拟偶像创造了异常丰富的 “人设”。“洛天依是谁”这个问题主要不是由虚拟偶像
工业，而是由广大粉丝创作者回答。粉丝创作者通过歌曲、视频等文本实现了对虚拟偶像的制造和
生产。异常丰富的偶像人设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发粉丝的心理共鸣，粉丝创作者制造虚拟偶像的同
时，也为虚拟偶像制造了大量拥趸，这成为虚拟偶像工业盈利的根本。

（一）偶像人设：从资本设定到粉丝制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娱乐产业日趋繁荣，歌舞影视明星成为最早的娱乐偶像。技术
发展驱动传播革命，明星与粉丝的交互程度加深。粉丝的数量和支持程度决定了偶像在选秀节目中
的排位，一些粉丝团体的 “粉头”甚至能够直接和明星本人沟通。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的粉丝和
偶像关系仍未跳脱迷恋、崇拜、模仿的范围，偶像依然是被神化的角色。养成系偶像是世俗化的偶
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更为强烈。这类偶像在培训包装的过程中就进行网络曝光，将偶像的成
长与粉丝紧密捆绑。年龄相仿的粉丝在养成系偶像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年龄大一些的粉丝则成了
“姐姐粉”“妈妈粉”。粉丝对偶像成长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强，甚至呈现出支配和规训偶像的倾向。
随着偶像工业的发展，“人设”对偶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设崩塌成为偶像最大的危险。早

期歌舞影视明星的人设主要来自作品，选秀类偶像的人设主要来自于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如果说歌
舞影视明星和选秀类偶像仅仅将戈夫曼意义上的 “前台”展示给观众，那么养成系偶像对训练过
程、日常生活等的展示则是通过对 “后台”的分享培养粉丝的亲密感。但这里的 “后台”经过精心
设计和精挑细选，仅仅是一种 “伪后台”，观众也没能跳脱观看者的身份。无论如何，以上三种偶
像的人设都源自偶像工业的设定，是一种有意识的操控和制造。
相比之下，粉丝在虚拟偶像人设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洛天依为例，上海禾念在设定

洛天依的 “初设”时给广大粉丝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虚拟偶像只是存在于虚拟世界中的动漫形
象，无法通过综艺活动、接受采访、制造新闻等方式形成人设，音乐作品是虚拟歌手人设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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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粉丝创作者的作品给洛天依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人设。“洛天依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很大
程度上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粉丝。例如，由 Ｈ．Ｋ君等策划制作的 《千年食谱颂》赋予了洛天
依 “吃货”的人设，并进一步衍生出一系列以 “吃货”为核心的音乐、视频作品，使得洛天依的
“吃货”人设深入人心，“吃货大人” “世界第一吃货殿下”成了洛天依的别称，甚至有粉丝群体将
“洛天依包子铺”“洛天依御厨团”等与 “吃”相关的话题作为ＱＱ群的群名。
虚拟偶像工业失去了对偶像人设的 “霸权”，并与粉丝创作者达成了 “妥协”乃至于 “共谋”：

虚拟偶像工业需要粉丝创作者丰富洛天依的人设、吸引不同的粉丝，以实现资本的增殖；粉丝创作
者则通过对洛天依人设的打造实现了自我满足、自我表达和自我投射。２０２２年上海禾念新版官方
网站上线，对旗下的洛天依等虚拟歌手的人物设定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对洛天依的人物设定是：
“一个感性、温柔、细致的少女。既有为别人流泪的温柔，也有历经挫折绝不放弃的坚强。擅长用
歌声表现自己和他人的感情，并决心成为传递幸福与感动的歌手。”［２０］这段简短的文字所展示出的
洛天依人设更为明确清晰。然而，这并非上海禾念设计的结果，而是其对粉丝心中的洛天依人设的
吸纳和确认。这里描述的洛天依人设早已是众多粉丝的共识。不仅如此，新版官方网站还公布了洛
天依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 “＃６６ＣＣＦＦ”。这个代码所代表的颜色被洛天依粉丝们称为 “天依蓝”。
而 “＃６６ＣＣＦＦ”被粉丝熟知并接受则是源于Ｂ站ＵＰ主 “杉田朗”等创作的 《６６ＣＣＦＦ》。２０１２年
出道至今，洛天依的人设在粉丝的创作中不断丰满、完善，并在粉丝心中形成共识，最终，上海禾
念将粉丝心中的洛天依形象吸纳为洛天依的 “官设”，并正式在官方网站公布。在虚拟偶像人设的
制造中，粉丝获得了最终胜利。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偶像工业和粉丝经济中，真人偶像和虚拟偶像
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真人和拟像的不同，而在于偶像生产过程中粉丝作用的差异。

（二）“大众的作者式文本”带来多元投射

Ｖｏｎ　Ｆｒａｎｚ将投射解释为，“把自身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转移到一个外部物体上去”［２１］（Ｐ７６）。在
文学创作等领域，很多作者会将个人的经历、情感、观念等投射到作品中，尤其是投射到作品人物
身上，读者则会在文学人物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种投射在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同样
存在。以 “沧弦落尘”等创作的 《是不是我本不该出生》［２２］为例，在作品的评论区 “沧弦落尘”表
示，这首歌的策划者之一讲了很多自己被家暴的过往，希望能创作一首关于儿童被虐待的歌。访谈
中也有不少创作者表示，他们写歌是借助洛天依唱出自己的心境、过往和经历。
粉丝创作者的自我投射能够引发其他粉丝对洛天依的认同和共鸣。很多粉丝从 《是不是我本不

该出生》里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在这首歌的Ｂ站评论区，用户 “莫雪儿２１１３１４”留言：“这首歌是
帮我写的吧，我妈说生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每一次都骂我打我，后来我都习惯了，哪怕她用
这个世界上最难听的词语骂我、最狠的手打我，我也不疼了。”粉丝对作品的共鸣能成为其关注洛
天依的开端，进而使其成为洛天依粉丝。Ｂ站用户 “调皮的洛天依”在经历恋爱失败时，无意间听
到了歌曲 《东京不太热》，“感觉里面的内容好真实，和我的遭遇一样”。自此，他开始听洛天依的
其他歌曲，并开始收集洛天依手办［２３］。
费斯克在罗兰·巴特 “作者式文本”和 “读者式文本”的基础上，提出 “生产者式文本”，用

来描述 “大众的作者式文本”［２４］（Ｐ１２８）。虚拟歌手粉丝创作者的歌曲、视频等正是一种 “大众的作者
式文本”。这些 “大众作者”在洛天依身上进行了多元投射，创造出无限丰富的意义供其他粉丝
“取用”。要引发粉丝的这种 “取用”，文本与粉丝日常体验之间的 “相关性”［２４］（Ｐ１５４）就显得尤为重
要。为数众多的粉丝创作者将个人的内心世界投射到作品中，创作者的多元投射带来洛天依人设的
无限丰富性。那些和创作者同龄、处于人生相同阶段、经历人生类似苦恼的青少年，总能在某首曲
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内心深处与洛天依产生共鸣。对于粉丝们来说，洛天依不单单是一个虚拟
人物，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个陪伴自己的少女，一个精神世界的恋人……这成为洛天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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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偶像能够以虚拟之物吸引真实粉丝的根本原因。

六、结　语

与真人歌手不同，虚拟歌手 “演唱”的歌曲主要来自千千万万粉丝创作者。他们将炽热的情感
倾注到偶像身上，付出大量乃至艰辛的劳动为偶像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成为虚拟偶像工业吸引粉
丝、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然而，虚拟偶像工业并不需要为粉丝创作者支付报酬。粉丝创作者
创作歌曲的所有劳动时间都沦为剩余劳动时间，帮助虚拟偶像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相对于其他剥
削，虚拟偶像资本的剥削更加彻底。这种剥削的起点是资本对粉丝情感的利用， “数字情感剥削”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剥削形态。
数字情感剥削是资本剥削在数字经济中的延伸，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数字资

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手段。数字情感剥削普遍存在于数字经济的各个领域。在短视频平台，粉丝基
于对主播的喜爱而观看视频并点赞、留言或转发，点赞留言转发等形成的阅读数据反过来助力视频
传播，帮助主播获得流量和收益。在文学网站，用户基于对某个角色的喜爱创作同人作品，这些作
品帮助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公司、漫画公司等盈利。在综艺节目中，粉丝为帮助 “爱豆”在选秀中
胜出，自发组织庞大的应援团不分昼夜 “做数据”……情感是人类固有的，数字资本有意识地刺激
和调动，促进了网民情感的唤起和表达，进而实现情感的商品化。尽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情
感转向”中，许多学者已经不直接把情感和非理性划等号，但数字资本对网民情感的利用多多少少
也是对网民情感迸发导致的非理性状态的利用。粉丝们将炽热的情感倾注到偶像身上，偶像背后的
资本看到的是这些情感的商品价值。在数字情感剥削中，数字资本已不满足于利用雇佣劳动获取剩
余价值，或者说，随着经济形态的演变，雇佣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已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
“生产”情感成为数字经济的常见做法，情感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 “商品”。
对于粉丝创作者来说，虚拟偶像工业通过数字情感剥削无偿占有他们的大量劳动；对于普通粉

丝来说，虚拟偶像工业利用他们的情感，想尽办法掏空其钱包。粉丝们在追逐洛天依的开始就进入
了虚拟偶像工业的资本增殖的闭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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